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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6 日凌晨，

蔡义江先生走了。消息像一

粒石子投进静水，朋友圈里

荡起细而深的涟漪——老杭

大人、浙大人，不约而同地

说起他的学问，说起他的师

表。字句之间，是深深的缅

怀，仿佛又见当年先生戴着

黑框眼镜在讲台上倜傥指

点，谈笑风生。

12年前，先生与夫人来

甬，特意在月湖石浦设了一

席。席间先生谈兴甚好，谈

古论今，眉目间仍有少年意

气。后来，先生几次寄来著

作，亦有电话联系。那些信

封，至今还珍藏着，实在是

喜欢他那一手洒脱清俊的钢

笔字，当然，他的毛笔书法

也非常古雅。见面虽少，却

是神交已久。

先生是潇洒的、幽默

的，笑起来时带几分孩子气

的俏皮。他的普通话虽有南

方口音，说起话来却抑扬顿

挫、满是激情，像在吟唱一

阕旧词。音容笑貌，仿佛仍

在眼前。

蔡义江出身于宁波一个书香之家。家中兄
弟姐妹十二人，皆有所成：有著名地热专家，
有高级工程师，有校长、名师，而蔡义江则是
红学翘楚。这个家族的精神底色，源自他们的
父亲——蔡竹屏 （笔名疾风）。蔡竹屏是一位
满腹诗书、历经坎坷的爱国志士。

据李圣文在 《我的舅父罗梦石》 中回忆，
甬上著名书画家罗梦石旧时乃一介穷儒，以卖
字为业，书画之余种些瓜豆。某年蚕豆花开，
白色花瓣缀紫黑花蕊，形似蝴蝶，煞是好看。
邻家女童来摘豆花，罗先生心疼不已，急忙
喝止。女孩边逃边回头望他，他尾随其后，
直至一座乌漆大门前。从明堂走出一位和蔼
慈祥的老者，正是罗梦石素来敬重的抗日志
士蔡竹屏——那女孩竟是他的外甥女。蔡先生
得知原委，连忙赔礼；罗先生反倒一脸尴尬，
连称“没事没事⋯⋯”二老相视拱手，哈哈一
笑，芥蒂全消。这件小事，既见蔡竹屏的平易
谦和，更显其家风之温厚。

蔡竹屏以古典文学研究与古籍整理见长。
受父亲熏陶，蔡义江自幼便痴迷古典文学。父
亲是他的第一任老师，也是他一生学问与人格
的源头。良好的家学根基，加上天资聪颖与勤
学不辍，使他早早崭露头角。后来，他被保送
入读之江大学 （杭州大学前身，今浙江大学）。

蔡义江一进校，便听闻中文系最有名的教
授是夏承焘。夏先生讲课，总是满堂笑声，外
系的学生也来旁听，连过道和窗台边都挤满了
人。可惜第一学期没有夏先生的课，蔡义江便
自己想办法：他把夏先生所教各年级的课全抄
在课程表上，上完正课就赶去别的年级旁听，

“断断续续，东听一点，西听一点”。不久后，
夏承焘注意到了教室角落里这个格外认真的学
生，便问：“坐在角落里的那位小同学，是新
来的一年级学生吧？叫什么名字？听得懂我讲
的课吗？”蔡义江一一作答，说：“讲音韵的，
有的不太懂，其余都听得懂，很有兴趣。”后
来，系里安排夏承焘为他们开设“中国文学”

（韵文部分） 和“唐宋诗词”课，他欣喜异常。
蔡义江曾专门撰文回忆恩师夏承焘，里面

有些非常生动的细节。比如，夏先生有一次讲
到艺术上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道理，他在黑
板上写了“鬼灯一闪，露出□□面”几个字，
要学生们猜空着的两字是什么。有人猜“狰
狞”，有人猜“青蓝”，都不是。夏先生缓缓写
出“桃花”二字。“桃花面”本应娇艳无比，
可黑夜里鬼灯之下看见，那种强烈的对比和反
差，一下子就把艺术的妙趣点透了。

蔡义江不仅痴迷于夏先生的课堂，还常常
登门拜访。坐下来，听先生说，先生也听他
讲。夏先生手边常有一个小笔记本，谈天中只
要觉得蔡义江转述的话或想法有点意思，便会
记下来。老师听学生谈话而记笔记，实属罕
见。夏先生还常说：“第一流的教师教出来的
学生往往是第二流的，而第二流的教师反而能
教出第一流的学生来。”他解释道，学生太崇
敬第一流的老师就容易迷信，不敢有别的想
法，学得再好也总比老师差一等。这番教诲，
正体现了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的用心。

笔者与蔡先生在月湖石浦相聚那次，他谈
到自己早年曾有其师夏承焘等名人的书信、作
品，被一些采访者以拍照名义借去，事后未归
还，他也没当回事。如今这些作品价格不菲，
他倒不在乎什么价格，只是人老多情，常常思
念故人——想想当初若复印一份，看看也好。

正如蔡义江学生、中山大学教授黄仕忠所
言，蔡义江先生是“才华横溢的古典诗词研究
专家”。20 世纪 80 年代的杭州大学中文系，在
夏承焘、姜亮夫、胡士莹等大家之后，蔡义江
与吴熊和等学者撑起了古典文学的天空。蔡义
江才华的根基，正是夏承焘先生当年在月轮山
下、之江岸边，一字一句、一点一滴浇灌而成
的。蔡义江曾作诗忆念恩师：“尚余德业在人
间，桃李栽成去不还。少小从游今老矣，梦魂
犹绕月轮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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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 纪 70 年 代 ， 蔡 义 江 奉 命 承 担 《红 楼
梦》 诗词曲赋的注释任务。1979 年，他的第一
部红学专著 《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 由北京出版
社出版，好评如潮。他选择“诗词曲赋”作为进
入红楼的切口，这是独具慧眼的学术选择。《红
楼梦》 中的韵文不是点缀，而是小说的有机组成
部分——“按头制帽”，曹雪芹为每位人物量身
定做的诗词，既是性格的诗意投影，也是全书伏
脉千里的谶纬密码。看不懂这些诗词曲赋，就无
以领会这部巨著的精深微妙。

蔡义江的评注之道，在于始终把诗词放在小
说整体中理解。他不仅用深入浅出的注释帮助读
者扫除文字障碍，更联系全书和脂砚斋评语，引
导读者在草蛇灰线中寻绎后半部佚稿的人物结
局。此书累计印行逾百万册，被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列为汉文必读参考书。

此后，此书历经多次修订：1991 年团结出
版社再版，2001 年更名为 《红楼梦诗词曲赋鉴
赏》，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后又有 《红楼梦诗词
品鉴》《红楼梦诗词曲赋全解》 等版本。一部学
术著作畅销四十余年不衰，在红学史上堪称奇
迹。

如果说诗词评注是蔡义江进入红学的“钥
匙”，那么“探佚”则是他在红学之林中开辟的
学术高地。曹雪芹前八十回之后的散佚是中国文
学史的一大憾事，程高本后四十回在思想境界和
艺术表达上与原著判若云泥。红学界一度出现

“探佚”热，但“猜谜的，八卦的，联想丰富，
无奇不有”。在热闹与浮躁中，蔡义江始终保持
着清醒的学术姿态。他认为“探佚是科学研究，
而非创作想象”，走的是一条将评论、鉴赏和资
料、考证相结合的路。

1989 年，他的第二部红学著作 《论红楼梦
佚稿》 面世。资深红学家吕启祥评价其“无空疏
之 弊 、 艰 深 之 虞 ， 于 明 白 晓 畅 中 使 人 得 其 要
领”。其中用力最勤的 《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之
死》 一文，运用小说线索、判词、脂评、明义题
诗等多种材料，论证了林黛玉“泪尽而亡”的合
情合理，并揭示续书“调包计”与贾母、王熙凤
性格的前后矛盾。这种以考辨为基础的科学探
佚，得到业内同行的高度赞许。

随着研究深入，蔡义江又撰写了 《红楼梦
是怎样写成的》《蔡义江解读红楼梦》《追踪石
头——蔡义江论红楼梦》 等著作。他对曹雪芹
身世提出新见，认为畸笏叟是曹雪芹的父亲曹頫
而非伯父曹颙，从年龄、评语内容、删改权威等
多角度论证，剖析透彻。他还提出曹雪芹出生时
家中早已败落，并未亲历由盛转衰的过程，而是
从父辈口中得知那个秦淮边的逝去乐园，从而完
成了创作。这些原创性观点为新红学考证派增添
了新的学术维度。

如果说诗词评注是“入门之钥”，探佚研究
是“纵深之掘”，那么 《蔡义江新评红楼梦》 则
是他学术的集大成之作。

蔡义江很早就酝酿一个计划：整理一种最接
近曹雪芹原稿、最少错讹、便于现代读者阅读的

《红楼梦》 本子。1992 年，他校注的 《红楼梦》
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周汝昌在 《人民日报》
发表书评，认为“文化素养好，文学识力高”如
蔡义江者，才是“最适合这种任务的‘注红’好
手”。但蔡义江并未止步，他在等待一个更完美
的本子。

2010 年，《蔡义江新评红楼梦》 首次出版，
厚厚两册。吕启祥指出，《新评》 最重要的贡献
在于提醒读者认识 《红楼梦》 的本质——“为人
生大梦，是繁华梦，不限于良缘梦”。蔡评突破
传统“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二元对立框
架，将主题提升到对整个社会兴衰的宏观思考。
这部著作融校勘、注释、评点于一体，既是学术
研究的成果展示，也是向广大读者普及红学知识
的佳作。

进入晚年，蔡义江仍笔耕不辍。2013 年，
《红楼梦答客问》 由龙门书局出版，以问答形式
对 《红楼梦》 的创作基础、主题主线、研究资
料、金陵十二钗、诗词曲赋等常见问题作出全面
解答。2016 年，他与袁行霈、葛兆光等人合著
的 《名家讲唐诗》 由中华书局出版，展现了他作
为古典文学学者的另一面。同年，《务真求实，
明辨慎思——蔡义江教授访谈录》 在 《文艺研
究》 发表，系统总结了他的学术思想。

2022 年，《蔡义江新评红楼梦》 由商务印书
馆出版精装典藏本，2023 年推出全四册版，版
本校勘扩充至十二种。这一版采用十二种版本互
校、择善而从，全书包含五个部分：一百二十回
正 文 ； 旁 批 （含 重 要 脂 评 及 蔡 义 江 的 逐 字 点
评）；注释；回前题解；前八十回回后总评。全
书近二百万字，包含上百万的评点文字，其规模
和深度超越以往，具有集成的性质。2024 年，

《红楼梦答客问》 再版。这些成果构成了他学术
生涯的“收官”阶段。

蔡义江先生一生著述三十余种，在红学研究
与唐宋诗词研究两个领域均取得卓著成就。他的
学术品格——务真求实、明辨慎思，使他在红学
喧嚣中如定海神针般屹立不倒。从 《红楼梦诗词
曲赋评注》 到 《论红楼梦佚稿》，从校注本 《红
楼梦》 到 《蔡义江新评红楼梦》，每一部著作都
体现了“将思想研究与艺术欣赏结合、将文本细
读与宏观把握结合”的学术追求。

今天，蔡义江先生虽已远去，但那部印行
逾百万册的诗词评注，依然是无数“红迷”案
头的必备之书；那部近二百万字的 《新评》，依
然是后世学者深入研读的重要参考；那部探佚
研究的经典之作，依然是探佚学领域不可绕过
的学术存在。他以一生践行了“此身合在红楼
住”的学术誓言，以文字为桥，引领一代又一
代读者走入红楼深处，探寻那草蛇灰线间的大
梦繁华。 （本版照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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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蔡义江大学毕业后留校任
教。他是许多学生的偶像，讲课几乎不
用讲稿，口若悬河，诗人故事和诗歌作
品信手拈来，绘声绘色。

学生叶向群回忆，他于 1981 年秋季
入读杭州大学中文系，蔡义江教他们古
典文学。“第一次授课的场景，时隔 45
年，依然历历在目：那时他不到 50 岁，
戴黑框眼镜，围一条 《青春之歌》 中卢
嘉川式的长围巾，微笑着从大教室右门
进来。与我们作短暂目光交流后，转身
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起来。应该是
一首唐诗 （内容已不记得），他从黑板右
侧起笔，从右到左，自上而下，逐列书
写——那是我在小学、中学课堂上从未
见过的典雅书写方式。挥写间，脖子上
的围巾滑落下来，他帅气一甩，围巾又
服服帖帖地搭在他的肩膀上。那会儿，
我们的老师中不乏学富五车的大家，但
像蔡老师那样上课能磁铁般‘吸’住学
生的，却也屈指可数。他是那种才子型
学者、魅力型老师。”

叶向群还记得，毕业前夕，学校送
给 1985 届中文系 108 位毕业生人手一本
纪念册。纪念册扉页上，有当时学校几
位名教授的手书题赠。其中蔡义江抄录
的是 《太史公报任少卿书》 中的话：“诗
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
说，不难看出，蔡先生是想借“发愤著
书”的经典之论，寄寓砥砺心志之意。
而他的行草，笔法纯熟，功底扎实，是
典型的学者文人字。

著名书法家任平，也是蔡义江的学
生。他回忆道：“蔡老师讲课非常生动，
同学们都喜欢听。他分析透彻，见解独
到，是一位有思想的学者。”而且，蔡老
师精通书法，任平搞书法活动，蔡老师
也会来参加并作指导。

孟 志 斌 在 《蔡 义 江 先 生 的 一 封 信》
中回忆，他当年是河北任县农业技术中
学的教师，冒昧写信向蔡义江请教 《红
楼梦》 版本问题，本不抱希望，不料很
快收到了先生措辞温雅、亲笔书写的详
尽回信。

也曾有年轻学者在文章中引用了先
生的论断，蔡先生看到后，不仅不以为
忤，反而亲自致电鼓励，言语间满是欣
慰。

1986 年，蔡义江离开高校从事民主
党派和出版工作，却始终未曾离开他所
热爱的古典文学研究。而那一方讲台上
的风采，永远留存在学生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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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义江及其父疾风、其弟蔡国黄的部分作品。
（汪校芳收藏）

蔡义江在学生毕业纪念册上题赠的
是 《太史公报任少卿书》 中的话：“诗
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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